
《天工開物》有
云：「水火既濟而
土合。」然瓷藝之
中，釉裏紅一門，
可謂火與土最烈之
博弈。

古諺云「十窯九不成」，一語
道盡此種瓷藝燒製之艱、成器之
稀。葉永潤先生在景德鎮製作的
釉裏紅迎客松瓷瓶，正是印證這
句藝林古諺，火土相淬的一段當
代傳奇。
考諸窯史，釉裏紅以銅為呈色

劑，須於1,250至1,280度高溫還
原焰中一次燒就。銅離子對窯
溫、窯內氣氛極為敏銳，可成之
區間極狹。爐火稍失其度，色澤
便易沉黯發灰；銅質一旦揮散，
紋飾褪散飛紅，全器盡毀。古時
柴窯控溫全憑匠師經驗，故清代
《景德鎮陶錄》有言「十能出一
者，可謂佳矣」，歷代釉裏紅傳
世者寥寥，誠非無故。
葉永潤先生為香江藝壇健者，

現任香港東方書畫院執行院長。
近年置工作室於景德鎮，把紙上
書畫筆意，移植於瓷胎之上。唐
代張璪論畫云：「外師造化，中
得心源。」先生之創作，正合此
理。其不執着於追求釉裏紅均勻
一色的舊式標準，反而順應窯火
天趣，擁抱每一次燒造不可複製
的窯變。本瓶松幹根部漫衍的青
碧暈彩，便是銅料在特定窯況下
自然暈化而成，並非人為填染，
獨一無二。先生善用釉料在烈火
之中流動、斑駁、漫滲之態，寫
古松皮幹滄桑質感，於人為經營

與造化隨機之間，尋得藝術生動
之境。
是器可名之《烈焰紅松》，將

千年瓷藝與文人胸懷熔於一爐。
蒼松以濃重銅紅揮寫，經烈焰淬
煉，化作熾烈沉雄的朱紅，層次
疊宕，樹幹肌理崚嶒，如赤焰盤
繞古木，氣象磅礡。器身修直，
順筒形立勢拉高青松挺拔之姿；
下置巉岩怪石，寄託磐石青松、
根柢堅牢之旨。大面素白瓷地，
反襯丹松熱烈奪目，對比強烈，
視覺動人。昔《論語》讚松曰：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也。」此瓶以火淬紅，凌寒不
凋，可謂得松之風骨。
瓶側題句：「朝夕迎客心不

改，長伸一臂對千峰。」與橫枝舒
展、蒼勁不屈的松影遙相呼應，
點明作品堅毅熱誠的精神內核。
「十窯九不成」的淬煉，本就

是一場火與土的博弈，能留傳下
來的，皆是造化與匠心共鑄的驚
喜。葉永潤此作，正是那萬難之
中難得的「一成」，讓釉裏紅這
門瑰麗古老技藝，在當代煥發新
「聲」，亦為泥火交融之藝苑，
添一絕響。

葉永潤釉裏紅松瓶藝談
趁放假，陪母親吃飯，吃我最喜歡的家鄉菜。雖

然媽媽籍貫不是順德，但南、番、順（南海、番
禺、順德的合稱）本是一體，所以順德菜一樣合她
口味。所謂珠三角，狹義來說，就是以廣州為中心
的南番順一帶；廣義來說，就是「省港澳」：省
城、香港地、澳門街這個三角所包圍的地方，方言

有差異，但基本可以溝通，生活習慣飲食習慣也高度相近。
首先是順德拆魚羹：廣東人多吃淡水魚，這個魚羹的魚是白鯽

魚，非常廉價，一切就靠廚師的手藝了。然後是大良炒鮮奶，是
炒鮮奶，不是常見的炸鮮奶，更不是賽螃蟹，不是我誇口，我也
會炒，訣竅在於要放鹽入牛奶，那麼一炒就會凝固起來。繼而是
子薑麵醬蒸魚雲，是子薑，不是紫薑（見藥典和《紅樓夢》），
兩者不相關。子薑是薑本身發芽出來的嫩芽。常言道，老薑嫩
葱，但廣東人有時偏偏喜歡用非常嫩的薑芽，是為子薑。再者是
家鄉脆皮釀鯪魚：鯪魚比白鯽魚更為廉價，而且多骨。張愛玲說
的三恨之一，就是最恨鰣魚多骨。鰣魚可比鯪魚名貴太多了，廣
東人其實更多是講烹調技巧，而不是食材昂貴。最後是排骨蒸陳
村粉：陳村，一個靠近廣州的順德鄉鎮，曾經以出產稻米而著
名，所以歷史上富得流油，繼而多出「二世祖」，所以舊時「陳
村種」，是罵人的話。
以前並不懂得欣賞家鄉菜，但現在卻特別懷念這些味道。
對了，我對豆腐有很複雜的心理。不喜歡日本豆腐，雖然很

滑，但毫無豆味。廣東豆腐嘛，我也是喜歡有嚼口的，不太喜歡
一味的滑口。至於北方豆腐、滷豆腐、蜂巢豆腐之類的，更是真
正的心頭所好，難怪老是被人以為我是北方人。例如北方的煎豆
腐，就非常香口美味。把豆腐切成薄薄的，用小鍋輕輕地煎香兩
面，因為切得比較薄身，所以那種煎香的油味，緩緩沁入豆腐之
內，而不是只停留在所謂「外焦內嫩」的境界，變成內外皆帶一
絲油香，再伴上一抹醬汁，畫龍點睛，輕咬一口，醬汁外滲其
中，油香內發其心，兩相交煎，如道家所謂的水火相濟，明明本
身是淡淡的豆味，瞬間變得氣象萬千，層次豐富。
忽然想起魯迅的小說《風波》，故事情節不記得了，吃貨只記

得一句，大意是：十個油豆腐，辣醬要多。魯迅故鄉是紹興，我
沒嘗過紹興油豆腐，但記得20多年前在揚州瘦西湖公園門口，花
2元人民幣買了一大串油豆腐，應該是油豆腐，我不喜歡濃油赤醬
的，但那一次卻狠狠地澆上一大勺的醬料，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醬，反正非常好味道，然後「大搖大擺」地進瘦西湖公園，找二
十四橋去了。

美食的味道是兒時的記憶

從 大 理 市 區 出
發，我們驅車一路
向 北 前 往 沙 溪 古
鎮。這座茶馬古道
上唯一倖存的古集
市，處處散發着歲

月的沉澱。車子一抵達目的地，
我們便迫不及待地直奔大名鼎鼎
的「馬四爺馬幫文化體驗館」，
準備品嘗最地道的馬幫菜。
這間餐廳坐落在擁有上百年歷

史的「妙溪」老院子中，店主馬
四爺更是當年馬幫「大鍋頭」的
後代。一進門，牆上掛着油亮逼
人的諾鄧火腿，屋內陳列着古代
馬幫真正用過的木馱架與皮革貨
袋，彷彿瞬間穿越回當年風霜漫
天的茶馬古道。我們點了經典的
馬幫套餐，桌上最吸睛的莫過於
堆得像小山一樣的「大薄脆」，
口感酥脆無比；中間的土砂鍋裏
盛着慢火熬製的野生菌雞湯，配
上風乾臘肉切片與香辣下飯的馬
幫小炒肉。這種重油重鹽、專為
當年趕馬漢子補充體力的江湖風
味，做法雖然粗獷，入口卻是極

致的鮮香，極具地方特色。
除了食物本身出眾之外，更讓

我們大開眼界的，是一場意料之
外的民間生活體驗。當時剛好有
一批遊客跟隨老闆從朝早的山上
採摘完野生菌回來，他們將滿滿
幾籮筐的菇菌攤在大堂地上，隨
即開始進行分類與辨識。
對於我們這些外行人而言，地上

的菇菌看起來大同小異，不過是形
狀略有不同。然而，店主卻一邊挑
選一邊耐心地教導我們，這堆野生
菌中，竟然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帶有
毒性的。如果貿貿然煮來吃，甚至
會有致命危險。更讓我們震驚的
是，這群「有毒分子」完全不是我
們都市人印象中那些顏色鮮艷、外
表奪目的毒蘑菇，反而大多長得樸
素低調、平平無奇。這無疑徹底顛
覆了我們過去盲目的認知。
這種真正深入民間、與當地大

自然與生活智慧接軌的互動，沒
有任何商業包裝，卻是最真實、
最貼地的震撼教育。這或許就是
我們不辭勞苦遠赴鄉郊旅遊，所
能得到最珍貴的收穫。

大家稱之為才女花
旦的謝曉瑩，每年藉
10 月 31 日是其誕
辰，愛妻號夫婿高潤
鴻（鴻哥）一定為她
舉行生日宴，並慶祝

靈霄劇團成立十周年紀念。今年正
日選在尖東舉行，當晚適逢萬聖
節，街頭迎來扮鬼扮馬的人群。兩
夫婦趁此廣邀粵劇界前輩、友好，
以及劇團一眾人員、戲迷等出席，
其間還有遊戲、抽獎，場面熱鬧。
活動開始，兩夫妻合唱一曲《游

龍戲鳳》博得全場掌聲不絕。曉瑩
更邀請前輩及拍檔李龍上台，並與
同月生日的他一齊切蛋糕，李龍大
讚曉瑩努力不懈，十年來進步非
凡，成績有目共睹。曉瑩亦邀請另
一新拍檔譚穎倫合唱助興。
慶祝生日的同時，曉瑩把握機會

公布第三屆《吾乃XOL》，靈宵
藝傳將首度與TVB《Hands Up》
合作，進一步推廣粵劇，她表示此
項活動非常榮幸得到帝鋒金融集團
主席李文偉先生給予支持及贊助部
分費用，而當晚李先生更多番送出
現金作抽獎禮物。
曉瑩也公布過去兩屆《吾乃

XOL》成績，見證一班高小至初中
學生以「XOL」（Xiqu Opinion
Leader）身份，走入粵劇的唱、

做、唸、打，以年輕人的創意將傳
統戲曲重新包裝，拍成短片推廣。
她表示今屆更會衝出網上平台，與
TVB攜手將這份傳承力量帶入電視
主流，讓更多人看見香港粵劇的活
力與可能性。靈宵藝傳一直秉持
「守正之餘就是創新」理念，既保
留傳統精髓，亦同時採用新方法、
新平台、新語言，為粵劇開拓年輕
觀眾群。第三屆《XOL》和TVB
合作正正是延伸這個理念，她說︰
「粵劇不應只局限於戲棚表演，還
可以通過電視熒幕、社交媒體，在
每一個年輕人的手機內發揮作用。
第三屆《XOL》已拍攝中，期待有
更好的成績出現。」
問及生日有何願望？曉瑩笑言首

要是希望工作順利、世界和平，有
好的社會環境才會多表演機會，過
去曾因工作忙壓力大而導致失聲半
年，所以更體會到身體健康至為重
要，希望人人都健康快樂。

這些天，我沉浸在
大灣區濃厚的藝術氛
圍裏，第六屆大灣區
藝術節在深圳啟幕，
看着灣區各地藝文交
流越來越頻繁、越來

越交融，心裏格外欣喜。多年前我
曾在政協履職中，持續推動大灣區
的藝術聯動，如今一路走來，看着
這片土地的文藝生態慢慢繁茂，是
很溫暖、很真切的體會。
趁着藝術節的契機，我們的原創作

品《九龍》，也正式開啟了內地巡
演。先後走過廣州、深圳，又前往中
山。這幾場演出下來，觀眾的熱烈與
喜愛，真的超出了我的想像。站在舞
台上，我最大的感觸，也是我常說
的：好聽的音樂、能留下來的藝術，
一定是扎根煙火，從生活裏長出來的。
平時我們做藝術、做演奏，常會

聽到大家談論「深度」「格調」
「高度」。可我常在想，如果一份
藝術只是看似高深，卻無法讓普通
人聽懂、無法觸動人心，那再華麗
的外殼，也是空洞的，更無法長久
留傳。真正的深度，從來不是脫離
大眾，而是貼近人心、共情生活。
近期我在受訪時，也被問到當下

很火的跨界作品、創新作品，我頗
有感悟。最近網上有人用AI創作了
一首說唱音樂視頻《過來人》，全
網累計播放量突破上億次。歌曲讓
杜甫、蘇軾、劉邦等古代人物唱
Rap，把他們千年前的經歷對應當
代普通人的房貸、失業、中年漂泊
等現實困境，真正引發了大家的共
鳴和共情，正如歌詞中唱的主題
「我不是來教你的，我是來陪你走

這一程」。
無論是流行或是古典，無論是老

歌新編、中西跨界，形式可以變、
編曲可以創新、風格可以融合，但
藝術最珍貴的內核，永遠是真誠、
是溫度、是共鳴，只有心懷市井煙
火，心繫天下蒼生，才能真正打動
人心。我再次思考創作者與藝術團
隊的成長之道。時代在前進，審美
在變、觀眾在變、城市也在變。任
何藝術、任何團隊，一旦停滯、固
化、守舊，就容易慢慢脫離時代。
所以我一直相信，藝術需要自我更
新、自我改革、不斷迭代。
我們常談文化發展、文化自信，其

實對我們一線藝術工作者而言，從來
不是宏大的道理，而是落在每一場演
出、每一首作品、每一次打磨裏。守
好本土的根，同時敢於創新、勇於融
合。這次巡演《九龍》，對我自己也
是一場再學習、再認識。這部作品扎
根香江煙火，藏着香港獨有的氣息與
歲月故事。音樂就是最好的載體，讓
大灣區的觀眾，透過旋律看見真實、
立體、鮮活的香港。現在巡演開局很
順利、反響熱烈，也說明來自生活煙
火的好作品，創新才可以持久成功。
最近二十屆五中全會圓滿舉行，

持之以恒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推動
國家改革向前，都體現了國家以民
為本，凝聚人心。行政長官李家超
也在公布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報
告後，嚴肅問責、推出深入改革舉
措，這體現了安民固本、堅定革新
的決心。民生無小事，社會文明的
進步需要的恰恰不是獨享，而是共
享。音樂藝術的生命力也在於扎根
時代煙火，分享情感和溫暖人心。

音樂扎根煙火

周六立冬，天開始大範圍涼下
來了。香港例外，天文台未來九
天預報都在25攝氏度以上。氣溫
歸氣溫，體感顯然已沒有暑夏的
灼熱。如果有風，還能在皮膚上
拂出暖洋洋的愜意。對於喜愛戶

外運動的人而言，正迎來一年中最好的時節。
各地的城市馬拉松，也依次開跑。
西安馬拉松起點是始建於隋初的永寧門，

重點是奧體中心，沿途響徹時空的，是高亢
悲涼的古老秦腔。同一天，北京馬拉松也開
跑，從天安門跑到鳥巢，一樣的古今穿越。
成都馬拉松也是如此，金沙遺址博物館到國
際會展中心。接下來，上海馬拉松、深圳馬
拉松、廣州馬拉松……香港渣馬也要如約而
至。接踵而至的戶外長距離跑步，更像是一
場城市之間的接力比拚。每個城市都期望在
自己的一棒，把最好看的端上桌。馬拉松從
運動延伸到了文旅，也從賽事組織的縫隙，
透露出城市的管理水平和人文風貌。
我也熱愛跑步，也欣賞那些天南海北、滿

世界參加馬拉松的奔跑者。不同城市的賽道

上，更容易找到共鳴的人，讓跑步路上不孤
寂不單調，讓日復一日的生活，短暫地插入
新的章節。朋友圈裏有紀錄，應用程序上有
成績，都是最正面、最好看的樣子。跑步染
上社交屬性的同時，也被賦予了太多東西。
比如自律、健康，比如突破自我，甚至還有
中產階級的身份標籤。參與馬拉松比賽，漸
漸成了一種集大成者的儀式感。
我從不參加馬拉松比賽，奔跑不需要那麼多

附加值。跑步就是跑步，在樓下跑、在跑步機
上跑、在海邊跑、在橡膠跑道上跑、在無人知
曉的狂野裏跑，沒有實質分別，都是一步一腳
印。純粹地去做一件事，耳邊生風，雙腿流
汗，信馬由韁的一往無前，就是最好的姿態。
向內，是專注的情緒消化。那些攀扯與糾結，
不必想通、不必解決，跑着跑着就散了，像汗
一樣蒸發掉。向外，是所有感官都觸及到的豐
富。眼睛裏是不斷變換的風景，耳朵裏是風聲
蟬鳴雀躍，皮膚上的灼熱滲出了一行一行的酣
暢，腳下的每一步堅實，都孔武有力。
我想起90年前那一場艱苦卓絕的長征。一

群平均年齡20多歲的年輕人，跨越近百條江

河，翻越40餘座高山峻嶺，穿過茫茫草地，
進行了600餘次戰役，全程兩萬五千里，最後
贏得勝利，抵達終點。那一代人翻山越嶺長
途奔襲，是為了突破圍困，救國救民。上一代
人是在物質匱乏中求得溫飽，在改革開放的大
潮裏白手起家。我們這一代人是在職場上實現
理想，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下一代人，或許
要在科技急速迭代裏重塑自我，在全球化退潮
中找到定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每一代
人都有自己的雪山草地要跨越，每一代人都要
面對自己的「婁山關」「臘子口」。翻越的艱
難是真實的，抵達終點的欣慰也是真實的。每
個人的路都不
同，不必羨慕別
人的賽道，不必
對標別人的配
速。你的長征，
只屬於你自己。
跑不跑馬拉

松不重要，重
要的是從不要
停下來。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生日不忘推廣粵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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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永潤的釉裏紅松瓶
作者供圖

周末，廚藝欠佳鮮少下廚的我，難得
來了興致去菜市場購買食材，準備大顯
身手。 甫一走進菜市場的大門，喧鬧嘈
雜的聲浪撲面而來，攤販們熱情的吆喝
叫賣聲、顧客與攤販的討價還價聲、相
熟之人不期然邂逅的閒談聲此起彼伏。
各類時令鮮蔬、雞鴨魚肉琳瑯滿目，讓
人眼花繚亂。我暗自盤算着今天的菜
譜，左顧右盼……
「阿梅的女兒，快過來買我的菜。」

正想得入神的我突然聽到這樣一句話，
下意識地回頭一看，一個笑容滿面的阿
姨正熱情地朝我招手，恍若相識已久的
老客。我心下恍然，應該是母親早年同
在菜市場賣菜的熟人。我微笑着走過
去，隨意閒聊。「阿姨，這麼多年了，
你還認得我呀？」「怎麼會不認得，那
些年你們幾個小女孩，一放假就到菜市
場，我也算是看着你們長大的。」大姐
笑得很燦爛。我不禁想起了那些年在菜
市場的日子。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上世紀八十年代

在菜市場幫着父母做點小本生意養家餬
口的孩子可不少，其中就有我們3個年齡
相仿的女孩。每到寒暑假，我們都要在
菜市場幫忙或守着攤子，大人們則四處
去鄰近的鄉縣走墟場，搜羅一些當地特
色的時蔬或山珍野味回來販賣，賺些辛
苦錢。留守菜攤的我們，也要努力推
銷，把當日的菜蔬趁新鮮趕緊賣完。賣

不完的菜，有時會和豬肉攤的老闆換些
他們不好賣的豬下水、豬頭頸加餐，大
多時候是帶回家自己吃。一般情況下，
母親賣剩什麼，我們就吃什麼。所謂
「打魚的吃魚屎」，說的就是我們這些
小商販，好貨要賣了賺錢，賣不出去的
才捨得給自家用。為了盡量多賣出去，
賺了錢買點好肉，我們這些10來歲的半
大孩子都鉚足了勁叫賣吆喝。
如我般膽大的，小嘴像抹了蜜似地招呼

來往顧客。「叔叔，看看我家的黃瓜吧，
可脆了，買點吧。」「婆婆，買把葱吧，
5毛錢一把，便宜。」看到學校認識的老
師經過，我更是扯開了嗓子喊叫︰「老師
老師， 快來買我家的菜吧。」一般人都
架不住我這樣的熱情招呼，大都會停下
來買點青菜。另一個女孩叫祝祝，比較膽
小怕事，死活張不開嘴叫賣，往往要等顧
客到面前問價了，她才怯生生地回答。要
是遠遠看到她認識的老師來買菜，更是嚇
得攤子都不守了，一溜煙跑到我背後躲
藏，嘴裏還一個勁地嘟囔：「快幫我藏一
下，不要被我的老師看到。」我一邊笑她
膽小一邊給她打氣：「怕什麼，我們不偷
不搶，幫父母親賣菜而已。」還有一個女
孩叫玲玲，比較文靜。她不躲不藏落落大
方，對經過菜攤前的顧客也會主動吆喝，
只是不像我那麼社牛。
偶爾也會有人拎着山龜、牛蛙、黃鱔

等沿街叫賣。看多了父母做生意，我們

耳濡目染，知道這些是好東西，能賣得
上價錢。有時便躍躍欲試，想要學着買
進賣出賺點小錢，又怕賣不出去折手裏
虧本被大人責罵。3個小女孩便壯起膽
子，合夥買下，再賣力地推銷。如果僥
倖賺了點小錢，我們便開心地分了，再
買些牛肉丸或者冰棒解解饞。有時我們
也會被老江湖忽悠，買的東西價格過
高，賣不出去，只能虧本大甩賣。大人
們也不責怪，只說以後多學着點。
待我們小學畢業後，我和玲玲考上了

一中，祝祝差兩分沒考上，可以交一萬
多的擇校費上一中。但是小本生意人，
一年365天風吹雨打，早出晚歸，「燒香
買來跪倒賣」，幾元幾角賺的辛苦錢，
她母親到底是捨不得，最後祝祝還是去
了鄉下中學。後來的假期我們仨還是在
菜市場幫忙，只是她越發的膽小自卑，
和我們再不似從前那樣親密，長大後漸
漸地就少了聯繫。
時隔多年，我們仨都在小縣城裏安居

樂業。我穿上了藍色的稅務制服，玲玲
成了一名中學老師，而祝祝，早期四處
輾轉打零工，最後自學了會計，也找了
份工作穩定下來。從小在菜市場隨着父
母們摸爬滾打，喧鬧的人聲、鮮活的時
蔬，養出了我們熱辣滾燙的煙火氣。歷
經生活的細碎打磨，我們依舊眉眼溫
柔，於滾滾紅塵中，活成獨屬於自己的
暖陽，溫暖自在，歲歲安康。

●曉瑩扮靚靚與夫婿鴻哥（左）及
前輩李龍切蛋糕慶生。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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